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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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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伞状的术语、一种多元文化思潮，具有十分复杂的渊源。运用谱系学的方法，从理论

的萌芽、政治运动的兴起以及宗教哲学的传统三种不同的视角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渊源深入考察和探究后，文章指

出，生态女性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化理论，也是一场为实现社会变革而兴起的实践运动，更是一种看待世界和他人

的哲学视角。值得一提的是，关注生态女性主义的渊源，对其加以辨析和解释，能够为学界提供审视和评价当代

社会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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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生产带

来了生态环境问题，引发了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威

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进入 70 年代，由于全球生态

环境问题日益恶化，人们开始思考和寻找解决的办法。

为了控制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环境、维持人类的生存

和发展，全球兴起了一场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与此同

时，女性主义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随着女性主义理

论和实践的发展，许多女性主义者越来越认识到女性

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认识到压迫女性

与压迫自然、有色人种等边缘群体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许多女性主义者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运动中来。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了。 
生态女性主义的渊源十分复杂，它不仅是一种文

化理论，也是一场为实现社会变革而兴起的实践运动，

还是一种看待世界和他人的哲学视角。作为二十一世

纪一股汹涌澎湃的文化思潮，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

评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独特的地位，笔者尝试对其

渊源进行全面和深入的分析与探究，揭示生态女性主

义的本质，以期为我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做一些补

白的工作。 
 

一、女性主义思潮的新发展：生态 
女性主义的理论渊源 

 
生态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 

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著作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

女性主义运动，所有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批评观点均建

立在女性主义理论观点的基础之上。法国激进女性主

义者弗朗索瓦·德奥博纳(Francoise d’Eaubonne)是第一

个使用“生态女性主义”这个术语的人。1974 年，德奥

博纳在她的著作《女性主义或者死亡》中使用了“生态

女性主义”这个词。在书中她指出，父权制是造成人口

过剩和自然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而女性主义是治愈

这两种危机的唯一途径。她说：“拯救世界的唯一途径

就是让男性权力产生‘剧变’以及由女性引导一场改变

权力结构的革命。”[1](178)她号召妇女领导一场生态革

命以挽救地球，这场生态革命将会在男性和女性之间、

人类和自然之间建立起新的性别关系。 
德奥博纳在书中描述了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产生的

背景并对这一术语作了解释。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与中

欧的政治运动有关，德奥博纳的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

理论和定义正是来源于对这些运动的解释和总结。在

与生态女性主义有关的政治运动中，最有名的是法国

的前沿改革主义者。她们最初以为妇女争取堕胎权、

离婚权和平等权作为她们的主要目标，1973 年，她们

发展了与生态有关的内容，其中部分内容是以美国女

性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在《性的辩证法》中提及

的美国女性主义的生态语境为基础。但是前沿主义者

没有能够坚持对生态的兴趣，不久就宣布放弃对生态

的关注，重新转向她们原有的兴趣：堕胎、离婚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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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权。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分离出来成立了另

外一个组织——生态女性主义中心。中心的成员领导

了一系列有关生态女性主义的运动。 
1978 年，德奥博纳在另一本书《生态女性主义：

革命或者转变?》中详细讨论并深化了在前一本书中未

完成的话题。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德奥博纳指出，

虽然从人口数量、生育方面来看，妇女本应该充当主

宰的角色，但是男性统治的社会压迫女性，并使她们

处于从属地位。不但如此，在男性神学和法学的控制

下，妇女的生育权力被男性剥夺，在人类历史上大部

分时期，女性的生育权都被男性控制着。地球和人类

均受到人口过剩的威胁，男性像统治女性一样统治着

地球。男性主宰的城市化、科技化的社会导致了土地

贫瘠，男性造成的过度生育导致了人口过剩。面对这

一现实，她呼吁，女性要行动起来解放自身，也拯救

地球。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将使人类最终被视为是人，

而不是首先是男人或者女人。一个接近女性的地球也

将变得对所有人都更加郁郁葱葱。 
德奥博纳指出，仅仅只是“转变”并不足以产生女

性主义者需要的结果，为了引起人们对女性和地球现

状的关注，女性主义者需要在西方发动一场思想革命。

这本书的副标题——“革命或者转变”正体现了德奥博

纳的这种观点。她宣称，生态女性主义革命的目标是

建构一个适宜生存的社会，让历史得以延续。她认为，

人类和地球濒临灭亡，要阻止这种危险，就必须对人

类的思想和行为加以变革。她坚信这一目标只有靠生

态的和女性主义的组织才能实现。 
在书的第二部分，德奥博纳简要回顾了从旧石器

时代以降至 20 世纪 60 年代，男性主宰的社会对妇女

和自然的压迫和统治。她指出，在史前时期的人类社

会中，女性掌有农业生产的支配权，女性的权力使她

们具有和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1](193)她驳斥了那些认

为母权制只是一种假想的神话的观点，批判了男权制

权威的无限制主义，这种无限制主义指的是对其他国

家和民族进行统治的父权制力量。德奥博纳指出，这

种无限制主义的统治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使地球无

法再给我们提供生存所需的食物。只有生态女性主义

领导一场改变人类思想和行为的革命，才能终止这种

无限制主义的统治。她大胆地呼吁：“今天我们必须把

地球从男人手中夺走，为人类的明天重建地球。”[1](193) 
 

二、激进的行动主义：生态女性主义 
的行动渊源 

 
生态女性主义在诞生之初就是一种以现实的紧迫 

问题为驱动力的草根政治运动。[2](35)当生态女性主义

这个术语还没有广泛传播开来时，已经发生了一系列

具有生态女性主义重要意义的事件。20 世纪 70 年代，

女性主义运动和生态主义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大批生

态学著作出现，使人们了解了环境破坏的后果，增强

了环境保护意识。与此同时，妇女们受恶劣的经济条

件所迫，加入资本主义的劳动大军，但是她们却遇到

了同工不同酬、玻璃天花板、性骚扰等性别歧视问题。

环境破坏以及妇女生育和儿童健康受到的严重威胁引

发了美国的生态女性主义运动。 

最早将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联系起来的事件是

1974年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召开的“妇女与环境”会
议，会议主要讨论了父权制体系中妇女和自然的联系。

1976 年，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者伊内斯特拉·金在美国

佛蒙特州的“社会生态学研究所”开设了“生态—女性

主义”课程。1979 年，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附近的

三里岛核能电厂发生泄露事故，这使得妇女运动、环

境运动与现代科学之间的联系突显出来。1980 年，由

于三里岛核反应堆事件造成的影响，伊内斯特拉·金和

其他一些人在马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组织召开了主题

为“妇女和地球上的生命：1980 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
的会议，它标志着美国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这次会

议开办了 80 多个工作室，分别讨论了女性主义理论、

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都市生态学、可选择技术运动

等重大问题。这次会议促进了生态女性主义在全美的

发展。会议的组织者伊内斯特拉·金与其他人一起，

在 1980 年 11 月和 1981 年 11 月发起了名为“妇女五角

大楼行动”的一系列反军国主义示威游行。妇女五角大

楼行动是第一次女性主义者大规模的反对环境破坏的

示威行动。第一次示威行动大约有 2000 名妇女参加，

第二次的参加人数大约是第一次的两倍。示威过程中

没有演讲者或领导者，这些妇女围在五角大楼旁边，

用一种象征性的方式抗议杀戮生命的核战争和核武器

的发展，强调军事行动与生态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 
此后，这类行动很快传遍了世界各地。1982 年 12

月，在英格兰格林汉公地举行了抗议威胁地球生命延

续的核导弹部署行动。伊内斯特拉·金在文章中描述了

这次行动：“三万名妇女围住美国军事装备，挥舞着婴

儿的衣服、围巾、诗歌和其他个人生活的象征物品。

一时间，‘自由’这个词从她们的口中同时说出来，在

基地的四周久久回响。三万名妇女以非暴力的方式封

锁了基地的入口。”[3](27)此外，1981 年在加利福尼亚

州索诺马州立大学召开了“妇女和环境：第一次西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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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主义者”会议。1987 年，全美生态女性主义

会议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召开，此次会议产生了巨大

影响，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从此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生

态女性主义运动促进了两个社会组织的发展：“妇女—

地球女性主义和平研究所”和“环境与发展妇女组

织”(WEDO)。“妇女—地球女性主义和平研究所”是由

伊内斯特拉·金和斯塔霍克于 1986 年创建的，她们力

图使它成为一个非机构性政治组织。她们的目标是创

建一个包括多种族的组织，这个目标要通过在各种会

议上实行种族平等而得以实现。但是，这个组织于

1989 年宣告结束了。尽管这样，对于许多曾经参加这

个组织的人而言，种族平等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另

一个组织——“环境和发展妇女组织”是由前美国国会

女议员贝拉·阿布朱格和其他女性政治家于 1989 年 
创建的。WEDO 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它把女

性问题纳入到发展和可持续性问题当中来。WEDO 提

出的问题中有许多都与不同种族、阶级和国家的妇女

生活密切相关。WEDO 的许多目标也与生态女性主义

的目标是一致的。1991 年，由 WEDO 在迈阿密组织

召开“为了健康的星球世界妇女代表大会”。这次会议

是为 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峰会做准备。

1995 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举行了“生态女性主义视

野”的会议。同一年，戴蒙德和麦茜特在俄勒冈格莱夫

山创立了“生态女性主义者营地”。 
在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伊内斯特拉·金有

意识地把女性主义理论中相互冲突的各个理论流派的

观点结合起来，力图建构更加一致的生态女性主义理

论。金试图发展一种“激发我们乌托邦的想象、体现我

们最深层的思想改革的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是对

我们的想象的肯定，对父权制的否定”[4](202)。她意识

到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分裂削弱了它作为一种政治行

动的力量，“女性主义需要合理的复魅，使精神和物质、

存在和认识结合到一起。”[4](202)金指出，生态女性主

义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亦即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和生态

女性主义理论，这两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

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竭力推翻危及地球

上生命的、历史建构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生态女性主

义理论致力于颠覆支持所有压迫形式的语言和意识形

态系统。金强调，为了拯救地球和人类，这两个部分

必须辩证地共同发挥作用，“生态女性主义是和解和有

意识地调停，是承认历史的阴暗面和一千多年来妇女

隐藏的无声的行动……它是被压迫者的回应——所有

被压迫者都被贬低、被否认，以便建立多重统治制度

的父权制文明。它是被否定的、丑陋的、无声者的潜

在的声音——所有这些事物都称为‘女性气质’。”[4](205) 

 

三、古老的传统智慧：生态女性 
主义的哲学渊源 

 
女性与自然的联系自古有之，这种联系通过文化、

语言和历史长久地持续下来。生态女性主义者关注的

焦点是：统治、掳掠妇女和自然究竟是从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开始的? 美国文化史学家、社会思想家里

安·艾斯勒和生态女性主义者查伦·斯普瑞特奈克认为

这种统治模式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 4500 年欧亚大

陆的游牧民族征服印欧社会开始。 
在西方历史上的史前时期，人类居住在伙伴关系

社会中，那时，男性地位和他们的社会职能并不在女

性的地位和社会职能之上。那时的社会是非支配性社

会，不是把地球当作人类获取利益、取之不尽的资源，

“它们具有一种生态意识，亦即人类应该敬畏地

球。”[5](23)在柏拉图时代(大约在公元前 427 年——公

元前 348 年)，妇女孕育生命的权力仍受到敬畏，人们

用艺术形式将其偶像化。在柏拉图的著作中，他把世

界看作是一个有生命的动物，他认为“神构造了一个看

得见的动物，它包罗了具有相似本性的所有其它动

物”。它的灵魂是一位女性，“在起源和卓越程度上都

比身体更加居先、更加古老”，因而它“成为统治者和

霸主，身体则成为它的臣民”。灵魂渗透于宇宙的有形

身体之中，围绕着身体并“在灵魂内部旋转自身”。“‘作
为我们的看护者’的地球则被置于宇宙不可变动的中

心”。[6](11)女性被认为是受人敬畏的宇宙运动的源泉，

与此类似，地球和地球的繁殖周期(如季节的更替等)
也受到人类的敬畏， 

女神不仅仅只是代表生命的繁殖，在许多社会里，

女神崇拜行为包含了这样的观点：把地球当作一位创

造和哺育生命的母亲。妇女和地球的联系使妇女和地

球同样受到敬畏。然而，随着印欧人的第一次入侵，

人类的伙伴关系社会终止了。印欧人带来了愤怒的男

性神祗，产生了彼此互相反抗以及反对外来成员的暴

力传统，他们赞美男性、男性的统治和压迫，用暴力

粗暴地掠夺地球，他们的宗教和社会观念取代了古希

腊、埃及、苏美尔人关于人类和自然的非等级制关系

的概念。妇女从事的维持生命物质基础的工作逐渐遭

到贬抑，随之而来的是，与妇女工作有密切联系用以

满足人类需要的自然资源(土壤、水、植物等)也遭到

贬抑。农业的发展以及把动物和妇女视为奴隶，这些

都巩固和加强了男性的权力。由于这些变化，男性取

代女性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并且消灭了母系继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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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伙伴关系社会向父权制社会转变的一个重

要标志是男性主宰的宗教的发展。父权制下的犹太教

与基督教的传统贬低自然和妇女的价值。在希伯来《圣

经》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上帝创造和统治的，

上帝是主宰所有生命的男性。以神学为基础的希腊哲

学此时也发生了激烈的转变。柏拉图设想了一种本体

论的等级制：非物质的精神世界在物质的宇宙之上。

在这个等级制中，“男性、女性和动物按降序排列。”[7](17)

任何与女性和自然的“低等”特质相关联的事物都遭到

贬抑。当男性主宰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在全世界传播开

来后，女神崇拜衰落了。那些继续女神崇拜，拒绝信

奉男性神——上帝的人被视为是巫师，是罪人，受到

残忍而痛苦的惩罚。 
“统治”的思想(男人统治女人、人类统治非人类生

命)牢牢占据了宗教和哲学中的位置，同时，也成为文

学艺术中一种牢固的观念。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田园

诗将自然符号化为一位善良、仁慈的女性，默默地向

世人奉献她的慷慨。“在田园意象中，自然和女人都是

从属的、本质上被动的……这种田园模式包含着这样

的意思，即耕种和培育着的自然可作为一种商品来利

用，作为一种资源来控制。”[6](10) 

妇女在社会中扮演角色的显著变化是资本主义和

现代科学发展的结果。前现代社会里，在农业生产中，

妇女劳动提供了家庭生存的物质基础。妇女日常的劳

动——种植粮食、准备食物、生育、抚养孩子，作为

一种对人类社会的基本贡献而受到尊敬。随着资本主

义的兴起和发展，劳动变成了可以估价的事物。在资

本主义社会里，利润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由于

妇女的劳动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妇女的劳动也就不能

产生利润，所以也就没有价值可言。由此得出结论：

妇女的劳动对社会没有做出贡献。当男人成为资本主

义企业的雇佣劳动力后，他们不再可能是土地所有者，

土地被资本家侵占，这进一步减少了女性为家庭提供

资源的可能性。即使女性在家庭之外能找到工作，她

们的收入也大大低于男性，她们作为母亲的身份被认

为是最主要的，排在第一位，而收入仅仅是补充性的，

而且妇女在外工作时，家庭的健康和营养也会受到影

响。因此，妇女被认为不适合扮演资本主义劳动力的

角色。 
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妇女逐渐丧失了她们擅长

领域的控制权，虽然她们曾经在这些行业中为人类的

生存提供了必需的产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转变是医

学的发展，它使妇女远离了看护孩子的工作，甚至可

以取代她们的生育。17 世纪末，生孩子成为了男医生

和“男助产士”手中的活。[6](171)现代科学则走得更远，

它甚至否认妇女在生育过程中的重要性。英国人威

廉·哈维在研究了鸡的生殖过程之后，把它与人的怀

孕及分娩过程进行比较并指出，“女性单独不足以产生

胚胎并养育和保护幼体，男性生来就与她结合，作为

优越者和更有价值的始祖，作为她分娩的伙伴和弥补

她不足的手段。”[6](174)到了 17 世纪中叶，认为“女性

精子”对生育并不做贡献的观点仍然很有影响。进入

19 世纪，达尔文理论被发现对妇女有社会意义，可以

作为意识形态用来维持妇女原有的位置。在达尔文理

论的指导下，科学家们比较了男性和女性的头骨和脑

的各部分的大小，以证明性别差异的存在，解释女性

智力较低下和易动感情的气质。20 世纪，“男女之间

激素的差别曾被用来暗指那些显示出智商较高，有竞

争性行为，有领导和行政才能的妇女的男性激素处在

异常水平。”[6](179)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科学的进步导致了对自然

环境的统治和破坏。现代科学之父弗朗西斯·培根提

出：把自然视为机器而非活的有机体。这一新的世界

观成为了现代实验科学的基础。“强制自然于实验室

中，用手和心来解剖它，进入自然最隐密之处”。[6](171)

培根和他的追随者们改变了人类看待自然的观点，自

然从一个万物有灵、有机的原始社会变成了一个为满

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被人类操纵的机械的框架。人类看

待自然的观点的转变导致了 “自然之死”，这种观点使

人类操纵自然的行为合法化。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卡洛琳·麦茜特指出，机械论

的世界观导致了对自然和女性的压迫。这种机械论的

世界观使人们相信，科学研究是力图寻找客观的、价

值中立的、无关境域的知识。这种机械的自然观把权

力与秩序的概念作为理解社会所必需的要素，在争取

权力和维护秩序的过程中，产生了牢固的等级制价值

观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拥有权力最多的人具有控制

他人的合法权利，其结果是大大削弱了一个主张人人

平等的人类社会的生存能力和地球持续发展的能力。

基于上述原因，生态女性主义者对科学主义进行了质

疑和批判。 
 

四、结语 
 

当下，生态女性主义被认为是西方女性主义的最

新思潮，已成为“女权主义理论中最有活力的派别之

一”。[8](286)生态女性主义流派众多，观点各异，表现

出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征。但是不管各流派的生

态女性主义之间存在多大的分歧，所有的生态女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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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都相信，统治自然与压迫女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

系。美国女性主义者罗斯玛丽·雷德福·卢瑟在她的

书中指出：“妇女们必须看到，在一个以统治模式为基

本关系模式的社会里，不可能有自由存在，也不存在

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她们必须将妇女运动与生态运

动联合起来，以实现重建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支撑

社会价值观的目的。”[9](204)基于这一观点，生态女性

主义者批判男性中心主义，力图建立一个以生态主义

和女性主义原则为标准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张

改变人类统治自然的思想，改变导致剥削、统治和攻

击性的价值观。因此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生

活态度和生活实践。 
此外，从生态女性主义产生的语境来看，它与人

类对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双重反思有关，是人们对

自然生态危机、人类社会危机和人类精神危机的出现

所做出的积极反应。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溯源中，我们

发现，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思

潮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与现实依据。生态女性

主义是女性主义的一个新的分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

文化思潮，然而它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至史前时期，

这表明，妇女与自然的联系自古有之，这种联系通过

文化、语言和历史长久地延续下来。在当下，人类关

注这个古老的问题，对其做出新的解释，为我们提供

了审视和评价当代社会的新视角，并将产生变革现实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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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f western ecofeminist origins 
 

WU L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Ecofeminism is an umbrella term and a multicultural thought that has multifarious sources. Using a 
genealogical method, this paper makes a deep exploration of ecofeminist origin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oretical 
emergence, arising of political activities as well as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pointing out that ecofeminism is 
not only a cultural theory, but also activities for realizing a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a philosophical view of 
seeing the world and people. Besides,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paying attention to ecofeminist origins and making an 
exploration of them can provide us a new perspective for seeing and evaluat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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